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漢文樂團漢文樂團  -- 宇宙浪子宇宙浪子
第六十八回第六十八回  五溪衣服共雲山五溪衣服共雲山

　　朱仁首要之急，便是想瞭解孤傲山主的事情。他調來檔案，仔細查閱。這位怪人的資料十分特別：　　「編號：七八九三六四

　　「姓名：不詳

　　「性別：男

　　「年齡：不詳

　　「國籍：不詳

　　「住址：不詳

　　「父母：不詳

　　「配偶：不詳

　　「資產：不詳

　　「信仰：不詳

　　「黨派：不詳

　　「動機：不詳

　　「犯罪事實：二○一八年，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拉莫鎮用極其「珍貴」的紅寶石，與聯邦調查局潛伏之幹員交換氫彈原料。
　　「審判結果：由二○一九年七月一日起，判處三百九十九年有期徒刑。
　　「服刑記事：二○一九年七月十日，被禁於科羅拉多國家重刑監獄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○二○年元月十日，轉移到金星第三類監獄。
　　「特殊記載：該人有特異功能，不肯開口，能抗拒十級酷刑。」

　　紅寶石朱仁沒有放在心上，卻對這位奇人的身世產生了莫大的興趣。他命令小胖把山主的遺物都拿來，不幸因遭火燒水淹，所

剩的衣物無一完整。

　　朱仁不死心，親自到山主的小洞中檢查。果不其然，那孤傲山主用他的指甲在壁上畫了不少圖畫，又寫了不少漢字，只是模糊

不清，很難辨認。

　　朱仁便叫小胖子找幾個能書善寫的囚犯，叫他們原原本本、忠實地抄寫下來，原跡且不許破壞分毫。

　　大王有令，小胖子正好逞能顯威，在洞中招考專家學者，許以厚利。這一下轟動烏風洞，人人爭相走告，主上聖明，歌功頌德

的良機難再。牢獄頓時成了聖洞，在這裡的工作人員搖身一變，都成為大王的文膽了。

　　小胖子將圖文並茂的各個抄本送到朱仁手上，竟是一篇篇洋洋灑灑、精采無比的廷試制策。儘管每個人的版本不一，內容各

異，不過歌功頌德的文詞卻無分軒輊。

　　朱仁大異，把那幾位專家學者找來。細問之下，原來眾人各顯才華，既然沒有人看得清楚，正好想當然耳的自行發揮。

　　朱仁二話不說，一律打入水牢，讓他們清醒清醒。

　　正在無計可施之際，一個乾瘦的小老頭畏畏縮縮地呈上一張皺折不堪的紙頭，向朱仁叩頭說：「大王，小的不識字，只搨了一

份，好像有些影子在上面。」

　　朱仁取來一看，雖不清楚，卻可看出大概。原來是一張地圖，以等高線勾勒出一座山峰，面北處山勢陡峭，下臨一大片平地。

字跡雖模糊難辨，但峰側標著「六五○○」四個數字，倒還一目瞭然。
　　朱仁大喜，當場下令將老者釋放，老者卻說：「大王慈悲，小的不想回去。」

　　朱仁奇了：「那你要什麼？」

　　老者說：「小的想跟隨大王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這裡是監牢呀！」

　　「只要在大王身邊，監牢就是天堂！」

　　「怎麼可以這樣說？」

　　「小的在這裡混久了，每天聽他們閒扯人吃人的事，做人實在太辛苦了。再說像我這種人，不過能聚五穀雜糧之氣，要跟就得

跟個大糧倉。」

　　朱仁想起剛來時，也聽過那些人高談闊論，這老頭說的倒是不差：「跟著我也未必好過，工作忙，事情多，我脾氣也大！」

　　「可是大王的頭髮是金色的、皮膚是白色的，老頭我多沾沾光也是好的！」

　　朱仁哭笑不得，對小胖子說：「給他換個白色監牢、金色用具！讓他吃喝不愁，容許他言論自由、進出自由！」

　　小老兒叩頭謝恩去了。

　　小胖子打慣下手，頗能察言觀色，知道朱仁對這地圖很有興趣，便道：「大王，小的在地球上有個親戚，頗知地理。這事就交

給小的，保證能打聽出來。」

　　果然小胖子神通廣大，查出畫的是中國境內的崑崙山，位於新疆與西藏之間，北面那塊平地就是著名的塔里木盆地，正中有塔

克拉干沙漠。那山峰高六千五百公尺，兩側卻有更高的山脈，將此峰夾在中間。山上積雪深厚，終年不化，人鳥不至。

　　朱仁心中一驚，《自毀神典》中曾道及必須在山洞修煉，而且山高最好是六千公尺以上。說不定那裡有理想的山洞，自己已能

隨心出入，何不前去查探一番，如果合適，總比常年待在這裡好。

　　再說，孤傲山主曾言，有本奇書藏在朱雀洞中，莫非指的就是這裡？他死前在壁上畫圖，顯然是給自己指點明路，很可能朱雀

洞就在此山。一方面看看那本奇書是怎麼回事，就便為自己物色一個可以修行的山洞，豈非一舉兩得？

　　朱仁立刻交待小胖子，他要到地球辦一件事，如果監獄有事，或者有任何重要的人物被關進來，得隨時與自己聯絡，說完他便

離開了。

　　儘管朱仁神通廣大，來往金星與地球之間不過一天多的時程。但尋找這個虛無飄渺的朱雀洞，卻花了他整整五天的時間。

　　原來崑崙山是喀拉崑崙山的支脈，位於帕米爾高原東側，是中國、俄國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克什米爾的交界，其南是地勢高

險的世界屋脊西藏。主峰喬戈里峰高八六一○公尺，其他高於六千公尺的山嶽比比皆是。
　　厚雪深覆，觸目皆白，要在這裡找一座六五○○公尺的山峰已是不易，再要找出山中的一個洞穴，真可以說是大海撈針，雪山尋
洞。

　　找了幾天，朱仁騃性大發，最後他使了個絕招，每到一處高度相似的山峰，他就施展神功，先將山頂陳年積雪震塌，再探視是

否有山洞在彼。

　　這些山峰無不盈雪逾丈，經年在寒風吹襲下，外表堅硬如冰，而表層之下仍是鬆軟的雪花。一旦薄冰破裂，下層積雪就像流沙

一般傾洩而下，人謂之雪崩，其危害較諸洪水颶風猶有過之。

　　朱仁大展威風，手揮一道紅光，向山峰頻掃，立見白雪紛飛，向四下散去。表層薄冰微光猶閃之際，底下一整片雪塊開始往下



滑落。一塊推動一塊，白皚皚的山峰開始移動，露出下面黑忽忽的岩石。

　　雪塊繼續下滑，範圍越來越大，先是堆高集眾，彼此傾軋。累積到一個程度，若是斜度陡增，雪塊猛然一衝，立即滑落下去。

嘩的一響，但見驚霧成風，白浪叢生，整個雪塊化作飛瀑，宛如千軍萬馬直向山麓奔騰，轟隆砰湃，聲勢無與倫比。

　　朱仁幾曾見過這種奇景，他懸立空中，但覺群山應響，驚心動魄。耳聞轟轟隆隆之聲，眼見雪霧激濺翻飛，陣陣狂風撼人欲

墜。

　　朱仁玩得興起，哪知利害，連續翻動了幾個山頭。只見群山震搖，雪霧迷漫，眼前茫茫一片，那朱雀洞更是無影無蹤。

　　「你在幹什麼？」一聲暴喝由身後傳來，朱仁一驚，忙回頭一看，一個鬚髮糾結的老頭，手持一根白玉般的棍杖，怒氣沖沖地

瞪著他。

　　朱仁說：「我在找東西。」

　　「混帳！找東西？你可知闖了多大的災禍？」

　　「你才混帳！敢管我的事！」

　　「大膽！」話未說完，棍子已向朱仁攔腰揮來。

　　朱仁手一指，一束紅光迎向玉棍，但聞噹的一聲，兩人各自被震開兩步。這才知道，對方都不是弱者。

　　「你意欲如何？」老者蓄勢欲發。

　　「我在找一個山洞。」

　　「這裡山洞成千上萬！有個名字沒有？」

　　「朱雀洞。」

　　「找朱雀洞？為什麼？」

　　「我有一位老友孤傲山主……」
　　「仇峰？」老者驚叫起來。

　　朱仁搖頭說：「仇峰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死了，只留下一張地圖。我有些好奇，想看看這個洞是不是朱雀洞。」

　　老者的臉色嚴霜密佈：「他怎麼死的？」

　　「我不知道，他不吃不喝，大概是餓死的。」

　　「不可能！」

　　「那你跟他說去。」

　　「一定是你害死的！」

　　「我害他做什麼？我還有好多問題要向他請教哩！」

　　老頭臉色時晴時陰，他低頭沉思了片刻，最後自言自語道：「好吧！那老小子走了！我也沒有必要混下去了！」他抬起頭，又

問：「你為什麼要找朱雀洞？」

　　朱仁已經看出這老者是個端人，便也實話實說：「我是從一本書上看到的，要修煉神功就要找個山洞，那位山主說朱雀洞最理

想。」

　　老頭睜大了眼：「書上說？什麼書？」

　　「《自毀神典》。」

　　「《自毀神典》？」

　　「是的。」

　　「在你手上？」

　　「是的。」

　　「唉！真該走了！」老者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你這種找法是找不到的，既然有這一層淵源，也罷！來！我帶你去！」

　　老者說罷，手一揮，朱仁覺得眼前一閃，兩人已身在異地。朱仁環目四顧，這裡是個群山環抱的山脊，東西走向，正好夾在內

外兩條高大的山脈之間。由於峰頂較低，罡風難至，積雪不深，玉松蒼柏林立，奇石怪兀環繞，頗有清趣。

　　面前不遠處有一高大石洞，洞門緊閉，門上冰雪攢仄。門前一片平地上，積雪未溶，堅冱似冰，便是他們所站的地方。

　　老者一揮手，門上冰雪紛紛墮落，露出斗大的暗紅篆書：朱雀洞。下面還有一行小字：道家七十二洞天之三十七。

　　老者說：「老夫佚名，外號雪山子，在此山修行已有數年。」

　　朱仁尚在參那幾個字，順口說：「我是朱仁，來自金星。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余聞《自毀神典》問世之日，即是四九天劫之末世，朱雀列名六獸，兼列十二神，代表文彩吉祥。本洞封閉已屆

千載，若非不世因緣，無法入內。倘閣下應運而生，但望上體天心，多以蒼生為念。」

　　朱仁乍見此洞，心中狂喜，宛如返鄉遊子，百感交集。他東看西望，完全沒有注意老者所言。等他說完，朱仁即道：「我們能

進去嗎？」

　　老者說：「那要看閣下的造化了。」

　　「怎麼看我的造化？」

　　「此門設有禁制，老夫多次來此，均無法逾越。」

　　朱仁走到門口，正打算去推，豈知門已呀然而開。二人大喜，老者更是驚奇。進門一看，洞身穹隆，約有數十平方米大，呈八

角形，洞壁嵌著七扇與大門同形的門，框上分別寫著：開，休，傷，杜，景，驚，死。

　　四壁蒼然，卻光明如晝，只是環顧不見光源。穹頂渾圓，其上畫有九宮圖，五數居中，八卦環繞於外。卦數屬後天，兩兩相

對，中數為五，以三元直線對加為十五。正北為坎一，南對離九；坤二居西南，對卦東北之艮八；其東為震三，對應西之兌七；再

轉東南之巽四，對應西北之乾六。

　　洞中隱聞風雷隆隆，七門緊閉，若石若金，精光明耀，上有凸起物各四十九個，似具動物之形。中央有一青石香爐，約有二人

高下，香火早熄，而餘香氤氳。

　　香爐之後有十二對石桌石椅，每對分佔一區，呈正方形排列。石桌之上各有三套石牌，計分三類，第一類上書有：天乙，天

空，天后，太常，太陰，六合，青龍，白虎，螣蛇，勾陳，玄武，朱雀。第二類則是十天干，第三類是十二地支。

　　雪山子一見，頷首道：「原來是奇門遁甲！」

　　「奇門遁甲？」

　　「你是西方人，自然不懂。這是中國人對世事分類的一種方法，依天之時，取地之利，人和之而動，不幸失傳久矣。」

　　「既已失傳，你怎麼知道是它？」

　　「坊間尚有殘卷，這頂上九宮與八卦相配，代表一掌中握。下應地盤十二方，以十二干支與十二神煞合。以天地之盤，順天時

地氣以測吉凶，是稱奇門遁甲。」

　　「我還是不懂，為什麼叫奇門遁甲呢？」

　　「那就不是老夫所能懂的了，你可向電腦查詢，不過長久以來，各種贗書充斥，各說各話，真假難辨。」



　　朱仁眼尖，看到在寫著朱雀的石桌上，還多了一本書。他趨前拿近一看，是一本薄薄的筆記，封面寫著「奇門遁甲研究」六個

大字，下面尚有落款：仇峰著於二○○六年，留待有緣人。
　　雪山子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到底還是仇老頭贏了，我自愧弗如。」

　　朱仁詫問：「你認識他？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豈止認識？我們誼屬同門，數十年前我倆無心發現這個朱雀洞，卻不得其門而入。我們曾經打賭，看誰先進此

洞，我一直想方設法，皆不得其門而入。沒想到他早進來了，而且參透了這奇門遁甲之法。」

　　朱仁見他對此書欣羨有加，又有引路之德，更兼曾是孤傲山主之友，便慷慨地說：「這樣吧！此書既屬貴友所有，我們一同來

此，皆是有緣。何妨一同參詳，說不定能看出什麼道理來。你說如何？」

　　雪山子大喜，當下二人便將筆記分拆，在洞中同參。

　　原來孤傲山主的專長是高能物理，但對中土文化興趣極大，他窮究古籍，希望能以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一個頭緒出來。

　　所謂的奇門遁甲，實際上是一種截取時空係數的技術。但因中國傳統的文字過於重視概念，失去了中立的符號性質，頗不利於

純數理的發展。結果便形成了動、靜的相對觀念；天、地、人的三才及六爻結構；天干地支的時間系統；四象、八卦、九宮的空間

方位以及五行等的應用方法等。

　　中國老祖先由實驗中早已得知宇宙時空的結構關係，時間有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流程結構；空間則有長、寬、高的立體結構。

為了應用方便，就取甲、乙、丙、丁為四符號，以甲為主體，設乙、丙、丁三者為變數，求取甲在變數中的各種變化關係。

　　這三個變數定義為「門」，三數為奇數，故稱「奇門」。由於必須在「門」中求取未知數之「甲」，故稱「遁甲」。兩者合

稱，是謂「奇門遁甲」，也就是說，在三維的空間結構和三向的時間結構中，求出「自我為甲」的變數來。用現代化的術語來說，

也就是將「本體」、「時間」、「空間」視為三種變數的三次聯立方程式。

　　瞭解了這一點，再將各種應用符號所代表的數系以及概念融會貫通，先求出九宮陣形，以中央之五為己，再對照八卦方位與四

時節氣，就可以占出休咎吉凶。如此套用，占者可以省卻許多瑣碎的思考過程與精力，以專心判斷結果。

　　這一點，又涉及一些自然規律。因為地球運行於環繞太陽的黃道帶，依四時而分為十二節氣，每一節氣之氣象與個人所在的地

球緯度有關。中國位於北半球溫帶，在歷史上，季候風雨因時不爽，對生命影響極大。從現代的觀點來看，氣候學涉及農業、軍

事、經濟、政治已是不爭的事實，故奇門遁甲相當於古代的氣象學。

　　再就宇宙結構來看，能量、時間、空間是個體與整體之介面，人唯有透過這三者，方能與宇宙整體溝通，是以奇門遁甲可以說

也是理解宇宙結構的另一個法門。

　　更進一步來看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無非攀高踩低。所謂高低也就是位置、能量與機會的多少大小，是取法自然且為人所認知

的一種價值標準。

　　位置高者，居高臨下，可有多種便利，人心的攀高現象就是逐利。能量要多，聚多為力，有力者多得，易於攀高。至於機會，

係來自時空的交會，往往可及而不可求，諸如出生的環境，遭遇的變化以及認知的得失等，無一能掌握己手。

　　奇門遁甲就是依自然法則、因人心認知而設計的一種取捨之道，用之於大，大得；用之於小，小得。所以歷代舉凡邦國之將

興，往往有精通奇門遁甲之士於君側相佐。而最令人難以體認者，真正精通此道之人從不以之為己謀利。既然得之不易，而獲利無

幾，因之嚮往者多，學習者少。

　　二人互相學習討論，大有進境。朱仁發覺此中學問無限，偏偏又要分神修煉自毀神功，兩者難以兼顧。每次他暫停自毀神功的

進修，未幾便覺得全身乏力，百骸欲散。朱仁方領悟孤傲山主所言，但事已至今，悔之不及了。

　　雪山子原有根底，加上能專心致志，學習得較快。朱仁以之為伴，不僅有照應，修為上也進益不少，便邀請雪山子搬來同住，

一起修習。

　　雪山子嘆口氣道：「我原以為仇峰去了，我留此無益。後來看他的筆記，也只想瞭解憑什麼竟然輸他。現在想來，他的確高我

甚多，真是人生處處皆學問。只是同門之間經常意氣用事，誰也不願服低。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我們意識門下也是如此，師父還鼓勵同門相殘呢！」

　　「自相殘殺？那多可怕！」

　　「正是這個原因，我必須自強自保。」

　　「既然你好意相邀，我也樂於從命，只是此洞因你而開，自應以你為尊！」

　　「你我還談什麼尊卑？您年高德劭，此洞理應屬你。」

　　雪山子堅持不從，最後兩人約定等奇門學通以後，再談其他。

　　此時兩人已略知奇門之理，但那七門依然緊閉，無法開啟。這一日，朱仁在洞門外散步，他望著大門上的陽光，突然靈機一

動。中國人講究風水，因居於北半球，朝南可以多得陽光之利，但此洞有何理由，也要朝南呢？

　　如說要得到陽光，那是毫無必要的，因為大門常閉，且無窗戶。最可能的理由，是一種提示，表示這八門與地理有關。

　　如果設想正確，八門隨相應方位而定，那麼必然是季候因素。若係季候因素，則八門的陣圖必然可以季候的干支作為開闔的密

鑰。

　　他再入洞觀察，果然不僅穹頂九宮方位和預料一樣，且各門順序也是以五行八卦的季候有關。如同：

　　北方坎水，數為一，主水，代表陰濕，是陰盛之極而陽生之地。

　　南方離火，數為九，主火，代表炎熱，是陽盛之極而陰生之地。

　　東方震木，數為三，主木，代表生機，是陽長陰消之地。

　　西方兌澤，數為七，主金，代表肅殺，是陽消陰長之地。

　　中間以數五示之，主土，代表本體。

　　東北艮山，數為六，主土，代表阻礙，是陽死陰旺之地。

　　西南坤地，數為二，主土，代表高地，是陽衰陰起之地。

　　東南巽風，數為四，主木，代表變化，是陰死陽旺之地。

　　西北乾天，數為八，主金，代表動態，是陰衰陽起之地。

　　不對！他突然發現，書中分明寫了八門，怎麼在洞內看來看去總共只有七門？學了這麼久居然沒有發現！

　　朱仁大叫：「老哥！我們錯了，這裡只有七門！」

　　雪山子還在沉思：「是呀，本來就是奇門？」

　　朱仁退到大門口，由左往右，邊數邊說：「你看呀，這四面只有七扇門呀，由左到右分別是開，休，傷，杜，景，死，驚！沒

有生門！」

　　雪山子這才清醒了：「對呀！怎麼會沒有生門呢？我竟然沒有注意到！」

　　「一定有生門！」朱仁仔細打量，唯一的可能是，生門就是大門。也就是說，在這洞中，只有出去才是生路！

　　雪山子也意識到了，他一指門框，一道精光射去，壁剝粉落。果然，當壁上青苔地衣盡脫後，「生門」兩字躍然而出。

　　朱仁喃喃自語：「置之死地而後生！」



　　雪山子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　　朱仁順口說：「要離開此地，似應從死門起！」

　　「從死門起，那死門之前呢？」

　　朱仁想了一想，說：「照理要依天時，可惜我不懂天時與這些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雪山子對這些自是行家，他說：「現在是陽曆二月，中國陰曆是立春，接著是雨水、驚蟄、春分、清明、穀雨……」
　　朱仁說：「照書上說陽遁九宮是立春八五二相隨，在天盤中，應由坤起。以陽遁順推，顯然是西北方起勢。」

　　雪山子不同意：「若按陰遁九宮立春二五八，似應由震起。」

　　「問題是今天的日子，書上說：甲己為符，你知道今天的干支嗎？」

　　雪山子算了算，說：「今天是戊寅月庚寅日，此刻應為癸未。」

　　朱仁取過桌上的石牌，根據干支，在十二個石桌上排出地盤來。

　　二人都是初學，但有實體推演，幾次下來便已得心應手。

　　最後天地盤一合，證實藏甲在坎。兩人不約而同走到坎門之前，同時用力一推，那門果然咿呀開了。

　　門內稍暗，但仍有光自天頂透下，二人一看，這洞竟是一個數百級石階砌就的迷宮。走道可容二人並行，兩側巨石堆疊成牆。

前進數步，左轉右折，有好幾個下行的去處，隨著山勢由窄而闊。

　　二人依序把各門打開，門後都是迷宮，只是格局不同。

　　朱仁說：「看來不懂奇門遁甲之術，進得去有可能出不來。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原來這就是當年諸葛武侯行軍佈陣之法。」

　　「可是當今有各種科學工具，這奇門又有何用？」

　　「軍事戰爭只是人類競爭的行為之一，奇門當可用在學術、經濟、政治上。」

　　「可是要學通得下不少工夫。」

　　「不錯！連插花也是一門學問。」

　　「插花不用競爭，學好學壞無關宏旨。」

　　「正是，奇門遁甲與下圍棋一樣，永無止境。」

　　朱仁想到自己苦心學習的神功，顯然兩者不可兼得，便說：「這樣吧，我們先學學，能夠在這些門戶之間自由出入，對我而言

就夠了，你不妨多下點工夫。」

　　雪山子與朱仁相處數月，已知他在修習自毀神功，良友關心，但他知朱仁一向剛愎自用，只能輕言勸道：「記得你說仇峰曾提

過，這自毀神功是他的解脫之道。我知道仇峰之所以良心不安，是他曾經研發氫彈，他需要自毀，你又是為什麼呢？」

　　朱仁不願承認已有悔意，輕描淡寫地說：「人各有志，再說，我不認為學會奇門遁甲能有多大用處。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我早已歸隱深山，用此與人爭勝大可不必，但此中蘊含天機，若能藉此了悟天道，多下工夫也是值得的。」

　　不久，二人已將各門中的陣圖參透大半。

　　傷門之中險巇處處，用來禦敵最為適合。

　　杜門難入而易出，利於防守，兼以其中有不少寬敞的空間，工作起居綽綽有餘。

　　死門是虛實並容，其中孔洞深遽，一不小心便要墮入萬丈深淵。

　　驚門正如其名，其中驚險重重，尤其是蟲豸倏出倏沒，防不勝防。

　　景門中五花八門，無所不有，一入內常被迷惑，不知所之。

　　開門、休門中一片空曠，隱隱中別有作用，玄妙未測。傷門內另有機關，也有待研究。只是朱仁自遷入杜門後，也就「杜門不

出」，自去修他的神功，留下雪山子一個人堅持著，孜孜不倦地思索個中奧妙。

　　洞中無歲月，在這二十多年間，兩人功行大進。朱仁外務較多，不時還要回到金星監獄，處理一下各種狀況。

　　這日，朱仁正在修煉，忽然又接到小胖子傳音，謂有要犯剛自地球送到。朱仁早知大法王盛名，遂請雪山子照應，自己兼程返

回金星。

　　大法王英雄一世，這次卻一舉被擒，連幾個得力助手也一併被送到金星。等被趕入烏風洞，此情此景，情何以堪，法王神通已

失，暴怒之下，不住破口大罵。

　　不是人等一眾也被拘入，見狀說：「大法王，我們無辜受累，現在你我同病相憐，誰也別笑話誰，認命吧！」

　　大法王怒道：「不要小瞧本法王！本法王只是一時疏忽，遭小人暗算。」
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我的眼睛是小，但法王你的也大不起來！」

　　兩面人說：「什麼法王不法王的，這裡只有太上王。」

　　不忠人說：「你不是要獨立嗎？有本事讓金星獨一獨！」

　　大法王見鬼多勢大，忿忿地說：「哼！耍嘴皮子，你們還有什麼本事？」

　　無恥人嘻嘻直笑：「沒有了！只能打打落水狗！」

　　黑心人把袖子往上一捋：「別老聽其言嘛！乘機先修理修理，報報仇再說！」

　　法王身邊本有七個鐵衛，五個見情況不妙，早已拔腳先溜了。只有阿辛與莫哈辛兩人一個箭步，擋在法王面前。

　　大法王嘆口氣，搖搖頭，把阿辛往旁邊一推，挺身而出說：「我阿米哈米不過是想復國明志，過去如果有所得罪，也是迫於形

勢，並非本意。如今法力雖失，好漢架不住人多，但本法王也不是怕事之徒，你們誰先上？」

　　小大人溜到法王身邊，把他的白袍往下一扯。那白袍本是搭在肩上的，哪經得起這一扯動，裡面竟然露出綠花花的內衣來。小

大人可樂了：「原來你吃裡扒外，不是正宗的主兒，怪不得黑白不分！」

　　陰陽人也欺身而上，摸摸內衣的圖案說：「哎呀呀！這是日本人的浮世繪呀！你不是叫哈美嗎，怎麼這麼多面孔？」

　　黑洞中早就萬頭鑽動，都圍過來看熱鬧。

　　有人大叫：「這人我認識，是哈日族的老大！」

　　有人說：「他夠資格？太陽是圓圓的，哪有馬一樣的長臉？」

　　又有人說：「你懂什麼？這叫做『看馬不拉稀』！」

　　有人問：「什麼卡馬不拉稀？」

　　一人答道：「就是說好馬只拉乾屎！」

　　一人嗤之以鼻：「胡說！那是英文，偽裝，窩裡反的意思！」

　　又一人說：「這叫十字真言宗，吹拍騙到手，搶佔賣了走！」

　　「什麼十字真言宗？」

　　「古今中外，功名利祿、成敗得失不外正邪消長。歷代以來，每每有那邪惡乖戾之氣，充塞宇間，伺機而動。其特色是以吹噓

一己之能為始；繼而攀拍權要，無所不用其極；然後騙得既有之資源和勢力，這叫做下三濫到手。



　　「這種角色一旦騙得權勢，就必須變身變色，才能成為有字有號的人物，故又稱上三混了走！當然，傳統的勢力不會容許，所

以要搶；搶了要安排心腹，好全盤侵佔；這樣還不足，最厲害的殺手，是賣得光光，賣臉、賣人、賣理想、賣國家！」

　　「哇！這不是厚黑正宗嗎？」

　　「嘿！厚黑幼稚園算老幾！吹、拍、騙不是比厚更厚嗎？搶、佔、賣不僅黑，連吳三桂、汪精衛之流賣國求榮都望塵莫及！」

　　大法王被這些人修理得氣也不是，笑也笑不出來。倒是阿辛忠心耿耿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這些外行！這位是我們偉大的心靈改

革者，摩西摩西大王！」

　　「我想起來了，他就是福田川康筆下，那個在青天白日下，披著羊皮把老羊趕走、把小羊吃光的哈日狼！」

　　無恥人叫聲慚愧，馬上拜倒在地：「啊呀！失敬失敬！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來您才是我的老祖宗！真大王！」

　　眾鬼嚇了一跳，忘恩負義之輩也稀里嘩啦地雙雙跪倒，叩頭說：「老祖宗！感謝您開創了千古以來窩裡反的先例，讓天下妖魔

鬼怪揚眉吐氣！」

　　餓死人一副風吹就倒的德行，咳了一聲說：「你們這些沒有出息的活鬼！大王不就是大大的亡國之奴嗎？有什麼用？把人活活

地餓死了！大好的江山斷送了！現在和我們有什麼分別？一樣是階下囚！」

　　一個冷冰冰的聲音由人群中傳出：「誰敢在這裡稱大王？想喝腦髓嗎？」

　　莫哈辛不得不挺身而出：「是誰這麼放肆？」

　　那聲音說：「放屎？我們的新大王只放鮮血，專吃內臟！」

　　大法王知道，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地方，一個不小心老命便難保。他見過各種場面，知道如何應付，便向大家作個長揖，說：

「各位父老兄弟，本人阿米哈米，與一干朋友初來貴地，尚請不究既往，多多照顧。」

　　冰冷的聲音說：「這才像話！只要你會吹，拍得上新大王的馬屁！把他的資源騙些過來，讓我們兄弟沾沾光，管你哈米還是哈

日！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這個容易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物以類聚。」

　　「只怕你又把我們賣了。」

　　「不會的，本人唯一心願，是到麥加朝聖觀光。」

　　第二天朱仁一到，小胖子便把法王等人帶到一間軒明几亮、氣派雄偉的大堂。朱仁坐在中間，兩旁檢察長與大法官相陪。

　　朱仁一拍驚堂木，喚聲：「阿米哈米！」

　　大法王恭謹地越眾而出：「小的在。」

　　朱仁笑了，說：「素聞你在人間也有字有號，怎麼這樣恭順？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我只知拳頭出權勢，我現在什麼都沒有，只能任憑宰割。」

　　朱仁笑道：「這就錯了，你不是強調打拼才會贏嗎？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那是對傻瓜說的，他們去打拼，我才會贏。」

　　朱仁點點頭，說：「憑你這句話，就放你回去吧！說不定真能鬧翻半邊天。」

　　不是人大叫：「大王，不公平！我們是冤枉的，是他先動粗，我們是受害人！」

　　兩面人說：「大王！要放都得放！光憑他一個人成不了氣候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奇怪？記錄上說你們是對頭呀！」

　　玩具人說：「對頭是作戲給別人看的！只為了好玩。」

　　無恥人補充道：「請問大王貴姓大名，只要放了我，我一定把您供在宗廟裡。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就稱我孤傲山主吧！」

　　鬼鬼同心，立刻跪倒塵埃，三拜叩首道：「多謝山主，我們都陽十一鬼永供差遣，絕無二心。」

　　朱仁早已相透這批鬼的心思，大笑道：「絕無二心？據我看來，你們的確只有一心，是一心為己！」

　　兩面人說：「山主此言差矣！難道山主不是一心為己？」

　　朱仁道：「可是我從不說自己絕無二心。」

　　兩面人又說：「那不表示山主沒有助人為好的二心！」

　　朱仁點頭說：「你們也回去吧！只是當我需要時，你們得隨傳隨到！」

　　無恥人說：「這是當然，我們都是傭兵，只要有好處，誰都能指揮我們！」
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山主放心，只要您吩咐，我們是火裡去，水裡來！」

　　大法王抗聲道：「他們可不能代表我！放不放隨你，聽不聽指揮得由我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還是你有骨氣！倒底是一方之霸，連下了台也還有霸氣！」

　　大法王不屑地說：「什麼霸氣？不過是奴才見多了！」

　　朱仁想趕回去練功，便說：「你們都走罷！」

　　大法王還有些不信：「我們真能離開？」

　　朱仁問：「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電腦當局會放我們嗎？」

　　朱仁笑說：「在地球上他們管事，在金星是我作主！」

　　大法王懷疑道：「真的？」

　　「難道假得了？」

　　「可是誰會相信呢？」

　　「管別人信不信？」

　　「不信很麻煩，會有滿天謠言。」

　　「要怎樣說人家才相信？」

　　「如果說賄賂法官，肯定大家深信無疑。」

　　「那你就說是賄賂吧，免得增加麻煩。」

　　「你不怕？」

　　「我怕什麼？你看看這裡什麼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，都是我的人！」

　　「那你不就是金星王了嗎？」

　　朱仁見法王的羨慕的表情，不禁問道：「金星王又怎樣？」

　　大法王說：「你不知道？沒人能管你，要做什麼做什麼，要去哪裡去哪裡，又不怕閒言閒語。金星上每個人生殺全由你，多愜

意！」

　　朱仁還是不解：「這有什麼愜意的？」

　　「你不想留名千古？」



　　「不想。」

　　「你不想榮華富貴？」

　　「不想。」

　　「難道你不想人人景仰？」

　　「不想。」

　　「怎麼可能？難道你不想隨心所欲？」

　　「隨心所欲？當然想。」

　　「那就是了，不做大王，你做得到嗎？」

　　「當然做得到！我現在就是！」

　　大法王懂了，說：「那一定是你最有力量的！」

　　朱仁笑笑說：「你是說我是最強的強者？」

　　大法王點頭說：「是的，成者為王敗為寇，但是在地球上做不到！」

　　朱仁笑笑說：「急什麼？總有一天！」

　　送走大法王，朱仁的觀念也修正了，為什麼不瞭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最強的人呢？至少要先打倒師父，真理教主亨利！

　　於是他返回朱雀洞，運用意識大法尋找教主。花了十幾天，終於查到亨利的下落。他又全程監控，等待有利的時機，趁著亨利

正與衣紅等人鬥法之際，他趕過去想要佔漁翁之利。雖然贏了師父，卻又發現衣紅這一幫人不好對付，連老巢都被發現了。

　　他與衣紅訂了十一月之約，先穩住對方，魂魄便趕緊歸體，準備應戰。

　　朱仁知道以對方的能力，後患可期。他便對雪山子說：「下個月我與仇人有約，要在此洞決一勝負，你的奇門遁甲學得如何

了？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還差得遠！目前我只能運用這八門排些陣勢，若要照奇門遁甲所說，料敵機先尚無可能。」
　　朱仁的神功未能擊敗那個漁夫，他知道必須利用洞中陣勢誘敵深入，否則在弱肉強食的規律下，他肯定是被食的一方。

　　雪山子見朱仁憂心忡忡，問：「對方是誰？」

　　在朱仁心目中，電腦當局應和金星上毫無二致，能夠說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。當時被嚇一跳，那是沒有心理準備的緣故。那麼

真正的對方，應該是那兩個道者，其他人是誰卻沒有問明：「我一時糊塗，沒有問他們的姓名！只記得一位叫衣紅的姑娘，和一個

叫傻道人，一個叫痴行者什麼的。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他們有什麼能耐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他們說已經發現了這個山洞，打算派機器人來炸山。」

　　雪山子也是一驚：「發現這裡？怎麼可能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我約他們，如果他們找不到，不算我失信。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萬一找來了，那一定有麻煩，我們不能不預作準備。」

　　「我看他們多半找不到。」

　　「不能這樣說，我們找得到，別人也有可能。」

　　「那也不怕，這個奇門遁甲陣可以對付。」
　　「光有奇門還不夠，要有高手主持，否則只是拖延時間而已。」

　　「我在金星結識了不少高手，乾脆都請過來，搞個開山大典！」

　　於是朱仁撒下英雄帖，廣邀反對電腦統治的各路豪傑，在山腳和電腦城南側設置接待處，迎接各路英雄上山。

　　最先到達的是都陽十一鬼：陰陽人，餓死人，玩具人，不是人，兩面人，無恥人，忘恩人，負義人，不忠人，黑心人及小大

人。

　　他們在白衣長老等人離去後，狠狠撈了一些剩餘物資，卻沒有找到滿意的安身之處。九月中旬，聽說人類議會在剛果開會，他

們又趕到那裡，看看有什麼油水可揩。雖在地洞裡蒙亞當吳收為義子，結果也不了了之。所以一接到山主相邀的影音，立刻趕來投

效。

　　不是人一上山，剛踏上門外寬廣的平台，就鬼叫起來：「道家七十二洞天！這麼好的洞天福地，怎麼沒有被我們幾個鬼找

到？」

　　朱仁聞聲而出，說：「很好！你們幾個鬼倒先來了！」

　　不是人見是朱仁，劈口就問：「大法王呢？他來不來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他來不了，人嘛，問題總是多一點！」

　　雪山子隨後出來，朱仁讓他們互相介紹，又對雪山子說：「他們十一個給你打下手，在地盤中各負責一區，你看如何？」
　　雪山子搖頭說：「這樣行不通，看他們這副德性，不是好學生！」

　　小大人最忌諱別人瞧不起他，聞言馬上衝到雪山子面前，厲聲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怎麼狗眼看人低？」

　　雪山子文風未動，冷冷地說：「不識情理，還能算是人嗎？」

　　黑心人狠狠地握著拳頭，說：「你這糟老頭也能算是人嗎？」

　　雪山子皺起眉頭，回身向朱仁說：「就憑這幾塊料，能成什麼事？」
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我們有美製最新武器！」

　　無恥人說：「我們有國產的無恥手段！」

　　朱仁一正神色，向十一鬼說：「你們放規矩點！」

　　玩具人大聲嚷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在金星，我們兄弟不得不怕你三分！現在乖乖把山洞讓給我們，好好伺候我們！」

　　朱仁冷笑一聲，說：「我早知道你們幾個奴才，不來點下馬威不行！在金星你們只是迫於威勢，早知遲早生變。今天你們飛蛾

投火，先嚐嚐甜頭吧！」說罷，手一指，一道旋風忽的一起，三旋兩轉就將十一鬼捲進驚門中。

　　一時間山洞中鬼叫連連，時而啾啾，時而唧唧，此起彼落，好不駭人！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這倒是好主意，讓他們守驚門，雖無大用，嚇嚇人也好。」
　　接著，南美洲的巫毒大祭司鄧加、岡沙雷斯黑手黨大頭目卡洛斯、庇連山的毒販弗．貝比托也帶了一批手下來投。

　　另有反共反霸大聯盟的理事長鈴木小次郎，與其首席工程師鶴見知右，帶領了幾個無影流的高手，連袂而來。

　　此外，民主自由大聯盟的主席萬事通；新十字軍總司令克魯茲、副司令科庫雪夫；自由性愛合奏團團長史丹．隆納等接踵而

至。

　　也有一些知名之士，如高能物理專家戴維司博士、國際情報專家洛克哈特博士、生態學專家辛吉絲博士；荻苑詩社書主孔無

咎、紀來之等人，也都先後到來，無一不是想藉此難得的良機，一顯身手、籠絡人心。

　　不到三天，朱雀洞中貴賓雲集。朱仁是來者不拒，又從金星調來一批人員及事務用的機器人，來此張羅各種繁雜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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